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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的感動，是美的內容的共鳴，也是藝術創作重大工程，美的對象是爲內容的起點，不論它是風景、是人物、是情愛、是心理、是社會，在境界的陳舖來說，是很繁複情境所交之的光源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美學與人生－美的感動

黃光男

　　感動於人或被感動於事，都有美的因素。

　　美感就是在人、事、物之間互動時的經驗，能置身其中、或抽離自身，做一種客體觀察過程時的感情成份。

　　形式美學著重在外經驗的詮釋，其組成的線條、顏色、造型等等素材，即使是音樂、舞蹈中的節奏，都具有表現與象徵的意義，這種表現或象徵，事實上已是美感的內容。美感觸覺來自形式素材的掌握，美的感動則是美感內容的擴張。

　　形式與內容本是一體兩面，可即可離、卻又不即不離。然而不論是形式或內容的美學，都與經驗、認知有相對的關係。康德曾說：「趣味判斷就是審美的…在趣味判斷裡經常含有與知性的相關」。相關認知之於美感的想法，在西方有皮亞傑、杜威等名著的解釋，而我國的先哲，包含孔孟學說，對知的部分，也有很多的解釋，如「文以載道」、「詩言志」等等涵義，都引發「知」不同層次的理解。

　　將知與美的關係列為相輔相成時，有如人與空氣的機制一樣，無法絕對分辨它的成分含量。但是美的感動，絕對有它的生理部分與心理部分，尤其是前者的物質條件，或稱為形式展現，是作為實現美學的基礎，而後者在精神狀態的需求下，有共感的部分，其中以社會價值的共識作為美感傳達符號。即戴震所說：「生養之道，存乎欲色也，感通之道，存乎情色者也」（原善），欲是生理的，情則是心理，欲與情的遇合是天理，它實則是人類慾望的適當要求，情才能夠有機能性的發揮。由此可知生理上的慾望與外在的形體，一定要講求它的適當性，才能引發心理的滿足與寄寓；換言之，美的感動，知的部分所引起情的部分，是具有一定性的作用與講究的。

　　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美的感動，源原於內容的充實，在客觀經驗與條件的提供下，主觀的判斷，成為美的實質表現。康德把它列為四項範疇，即１.質：趣味僅憑完全非功利的快或不快來判斷對象的能力，或表現它的方法，這種愉快的對象就是美的；２.量：美是無須概念而普遍給人愉快的；３.關係：美是對象的合目的性形式，當是被感知時並不想到任何目的；４.模態：美是不憑概念而被認作必然產生愉快的對象。依此認識美的感動，似乎又陷入了形式重要還是內容重要的兩端，美的合目的性，既為經驗也是個性，它必須是具有普遍化的要求，亦即公認為真、善，兼具科學的必然性與道德的恆常性，有種社會正義與互依的真實存在。

　　我們看到一隻狗無事哀號，原因是飼養它的主人有難；知道孩童憂傷垂無淚，因它是孤兒院的失親人；看到火災現場消息，說是母子相擁燒死，知道母親護子心切。看到情人節玫瑰花高漲，知道戒指互換誓約，心情隨之興奮與祝福；而孔雀東南飛、羅蜜歐與茱麗葉的愛情故事等等，均為一項情緒糾葛，也是一項美的感動。或說感動本身就具備人的情感投射，並沒有美醜的成分，事實上美醜都在相對中存在，也相依相存，正如悲劇的情節，具有一種人性普遍化的激情、衝突、苦難的孤絕，其人生的深刻內涵，成為藝術表現的內容。也是洗滌人性心靈的重要反射。美感中的崇高或雄壯，甚至優雅與古拙，大都是因為美感內容的深切體現，才能造成更為豐富的藝術作品。

　　雖然受感動不一定都有美感，但美感的產生，必來自感動的過程，除了形象的認識之外，內容就是它的主軸了。感動中的理解部分，就在形象的認知與內容的詮釋交替，只不過內容的獲得，一方面是美的對象或創作者所注入的情思濃度，是否足夠作為人性反芻的份量。內容是一種內省經驗與社會化的功能，它的催化作用，在美與情愫之間有很大的引力，例如看一齣戲，其內容必然是大眾所熟悉，或是觀賞者所了解者，才能夠就戲曲的表演中，感受到藝術的張力，否則，在語言不明、內容不解的表演，除了知道有人在台上比手劃腳外，能深受感動的機率就很渺小了。這種經驗，相信很多人都遭遇過，如俄國人的歌劇表演、或是非洲人的祭典活動，我們看到的只有動作，而不知內容的情況下，藝術就成為很乾澀的名詞了。

　　如此說來，感動之於美的重要性，類似為人類情思之於生存的意義。換言之，美的感動，必有幾項原則性的條件，即為美之所以成立，在藝術表現的內容上，必須是充分而具普遍性的涵意，讓觀賞者得到完整的訊息，才能在情思上得到共鳴與提昇；其次是內容具有獨特性與個性的主體，而且精緻又難得的呈現，才能引人入勝；另者內容是具有真理與真實的情節，放諸四海皆準的恆久化之本質，才有繼續存在或被膜拜的機會。還有一些民族性與地區性的美感活動，其要素亦在內容是否被認識，或被認為是有價值的事蹟，才會使人感受氣氛的熱烈與美好。

　　美的內容如何表達，又如何呈現，它可能是文學作品中的故事情節，也可能是舞蹈中的節奏安排，或是音樂中的旋律，甚至是美術中的形質表現，不論那一類型的藝術呈現，都在「外行看熱鬧，內行看門道」的層次中反覆。然在有形的內容上，若以繪畫為例，觀賞名畫，必然要從幾個部門入手，誠如艾斯納揭示「藝術中的教育」說，繪畫的鑑賞，必要研究作者的成長背景，包括他的受教育狀況、社會意識，以及歷史記錄。事實上，早在本世紀前葉，杜威早已提出「作為經驗的藝術」的理念，就以經驗的認知，作為藝術創作的基礎，以此上溯，西方在紀元前的價值論，中國在春秋時代的諸子百家，似乎都在提倡「知」與「識」的共識，即所謂一元化的知識結集，才能在藝術上有所表現，包括了詩經中的「風雅頌、賦比興」的借題借景，這種社會化的美學內容，傳之久遠，立意於象外的藝術，所引發美感內容的抒發，就更覺境界壯闊了。

　　由於內容豐富、情節曲折所帶來的感動，常常是真心直接的，亦為童心之論，因為唯有「心誠則靈」的對待，才能自我發現，而後感動他人。「不真不誠，不能感人」，美的內容，不是虛構的，也不能雷同的。即是美的內容來自事實的陳述與感動，它必然是人類共感的信號，是可作為互傳情思所期待的目的。

　　在錯綜繁複的內容中，不論它屬於視覺的、聽覺的、或是觸覺的，必是社會意識、歷史陳述中，屬於心理學、哲學、美學的象徵與表現，甚至是主觀主義中的普遍原則，在此試以這些特徵來說美的感動，來自美的內容認識與宣示。

　　其一是美的內容是象徵的作用。作為美的內容，象徵是濃縮並標示出其美的本質、或藝術創作的要素，因為美感或美學，在人的社會裡，是個高級的記號與需要，是超越生理需求的範圍，甚至達到人類自我實現的一種成效。因此，在選擇美的象徵時，其記號必然來自二個類型：其一是慣用象徵（Conventional )，即一般生活或具有歷史事實與民族生態的符號，例如十字架之於基督徒的意義，竹子之於東方人的情感，國旗之於該國家的立國精神等，都是普遍性存在的現象，也代表了母體社會的機制；其二是創造的象徵（Created ），是人為所創造出來的特定意義，有些是藝術家所製作，有些則是民眾為某一事件而創作，前者如屈原以蘭蕙為美人的象徵、八大山人以簡單孤鳥為其人格的象徵；後者如綁黃絲帶是期待歸人的象徵等。

　　美學內容的充實，當然有很多的象徵意義，雖然如前述二種類型的不同態勢，也可能是「言在此，而意在彼」的不同意涵，但是象徵的適當表現，可以加強內容的深度與廣度，因為象徵也是一項認知符號，它具有某種形象、功能或含義的相似性作基礎，作為思想、情感互動的資源。美的內容，基本上是在諸多象徵意義中組合而成的實體，它之所以具有美感張力，無非是它的表現來自不尋常的發現：來自顯著的地位，有突顯的位置，而受到注目；另者應用重複的方法，再三表現其意象的暗示性效果；最後才把相關事物聯結起來，通過聯想、移情、轉換的作用，達到內容相傳的效果，並且在設身處地的感染之下，顯明的意念或沈潛的意識，才能不斷地湧現在現實的世界裡。美與藝術的感動，大體上都在反覆、暗示、期待、與實踐中補實，作為美的內容，不知不覺，可知可覺的不斷追尋之下，它充滿希望的心情與目的。假如我們看過孔雀東南飛的情節，有種自生的衝動；看到一張名畫，遐想「蒙娜麗莎」的微笑，究竟如何笑等等，這是美的內容、美的感動。

　　其二是美的內容乃是表現的事實，表現的意義，在於人與人之間聯結的心意，而被事物之兩端所引發相關的情感。在藝術的領域裡，創作的過程，就是表現的具體成績。正如馬蒂斯說：「我不是畫什麼？而是表現什麼」，「畫什麼」是單方面的主觀意識，可能是自我認識的一個物品，或一件事物，並不一定有較特殊的含意，只是在說明或傳述那個東西，沒有較深一層的共鳴層。「表現什麼」就涉及到「除了我之外，誰也能知道我講些什麼」，換言之，表現是要透過人性的知識、性情與想像，或是可說明的「物件」，讓他人也能與自己有同樣的看法，至少對方能了解自己提出的主張。

　　表現作為美的內容，所託情之對象，常是生活習慣中的特徵部分，至少是大眾都可以領會的形象，它是有感而發的特殊情感，也是一種內心活動透過媒介體所發表的情思。事實上，表現的藝術乃創作的過程，再進入藝術作品的製作，而後再追究觀賞者的反應。不論是直接的、或間接的美感傳達，都得依其內容的組合與聯想，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。

　　表現作為創作藝術的動力時，人生的歷練、社會的脈動，與作者的才情，都是組成藝術美的要素，其美感成份之衍生而來的，需視作者投入心力的多寡而定。本世紀表現主義藝術的興起，就是個性抒發與心理聯想的圖示，使藝術美得到充分的發揮。

　　西方繪畫的後印象畫派、野獸派、立體派、甚至是抽象表現主義，都具有很明顯的原生情愫，與人我之間的情思互動；東方繪畫，雖然沒有較明顯的風格出現，但在明代八大山人或晚明的鄭板橋、齊白石等，就其個性的傳達上，實際上很具表現的美學內容，尤其鄭板橋曾在面對竹子的畫材時，希圖描寫出竹子本質的美，以及表達其胸中逸氣，歷盡四十年，才做到「我有胸中十萬竿，一時飛作淋漓墨」的水準，這之前他的體悟與行動，就是他的美學感動，他說：「四十年來畫竹枝，日間揮灑夜間思；冗繁前盡賽清瘦，畫到生時是熟時」。好個生澀與熟悉的藝術美的掌握，很完整地投注在表現的意義裡。

　　表現在美的詮釋與應用，沒有預設的範圍，卻有普遍而客觀的事實，更是主觀情感注入的時空性，它的內容張力，是美學的範疇，所傳達的意念，頗具個性的剖白。

　　其三是審美價值的關注，亦為美的內容。美感的說法，眾說紛紜，但它是生理的也是心理、是自我的也是他人的情感共鳴的說法，則是較為客觀的認定。其中涉及的認知程度，與實踐多寡，常是價值高低的衡量標準。況且某一件事對某一個人有意義，就是有價值。相對的，它不見得對另一個人有意義，那便是無價值了。

　　美感就在這種認知不同、或有無需要，甚至需求的時機中產生的，其美與否，在於內容上的價值認定程度時，才顯現不同層次的感受。好比「情人眼裡出西施」，「年少夫妻老來伴」，美是存在觀賞者的心裏的，有人喜吃臭豆腐、吃榴槤，而有人視為不可思議，也是對於應用對象是否有價值的權衡標準。

　　由此可知，價值是一種非常主觀的意念，有其獨特性與個別性的情感作用。藝術美的創作，就需要在主觀之外，應用客觀的條件，才能達到恆常性的美感。換句話說，個人的喜歡並不等於都是好的，也就是被公眾認為是好的(美的)，必然有其客觀的事實存在，可以感動自己，也可以感動別人。真實的美，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存在。好比前二講提到的秩序、整潔、調和等等外在形式，然而本次所講的美在內容的充實，它的作用,當然涉及更深入的文化層面、心理因素，以及社會意識。

　　美的內容中的文化體，是針對區域性的經驗學習，它作為民族情感的感通，與價值互動的契機，具有同化同情的消蝕作用，有血濃於水的認同意義；心理傾向是認知的重要引力，它在不同的時空中，有不同的美感要素；而社會意識也是美感存在的確切價值體。當存在於一個農業社會的大眾，其對大自然的感情，當然不同於工商社會的人群，而處在權力慾望的社會當中，當然無法了解深山植菜老圃的清淨，諸如此種種，沒有標準之美感，而要有水準的內容，就得靠社會意識中集體思維品質的提昇了。

　　茲以台灣地區藝術發展情狀觀察，大致上以外來的藝術引介為多，在似懂非懂的情況下，美的感動常在不明白的活動上，也有掌聲相應，但實質效益如何，這可能是台灣藝術生涯與美感溫度刻痕多少的指標，亦即為美的感動如何？能否深植大眾的心中。

　　近幾十年,筆者專在視覺美學上研究，若以台灣的社會發展，能代表台灣社會意識共感的作品，究竟有多少？其本土性、國際性、與時代性的張力又如何？並試以這種條件尋求名作時，發現很多的畫家，在美學的理念上與行動上的表現，大都停留在惟實惟美的寫實主義上，也在知識傳達的學習上，能掌握時空的畫家，固然有一些，但作品表現的張力，常在隱晦之中被消去美感，倒是接近生活平實的畫家，才有一些不凡的作品，例如老畫家林玉山在一九四四年畫的「歸途」，真象中看到戰爭的事實，也看台灣鄉情的流露，有社會的關懷、民俗的表彰，更見一份大自然賦予生命的意義；五十年代劉國松畫的「地球何許？」應用了科學資訊，表達了台灣的國際性，也掌握了二十世紀中的社會發展所流動的血脈，他畫了，畫出台灣美學的感動；六十年代正當台灣社會的某些陰暗現象，也是歷史的、國際的、人性的真實，謝教授畫一張「禮品」的畫作，將紅包紙鑲在女性大腿上，將人當禮品的物質畫，不僅是很具諷刺性的表現，更勾劃出人性原始的一面，令人見之震撼不已，有人以為有傷風俗而拒為展出，但這張畫所代表的社會意識是何等的貼切啊！

　　由上列事例可知，美的感動，是美的內容的共鳴，也是藝術創作的重大工程，美的對象是為內容的起點，不論它是風景、是人物、是情愛、是心理、是社會，在境界的陳鋪來說，是很繁複情境所交織的光源。面對人生的種種，如何受感動，如何成為藝術美，它必有其普遍的主觀意念，也就是社會化的個性化，才能點出美的所在。基於此，美的感動，所著重的心理現象，便是內容的認同，以及真誠的對待，在移情與同理心中，豐富了美的實相。

　　美的感動在於真理，在於直接，真實如莊子所說：「真者，精誠之至也。不精不誠，不能動人…，真在內者，神動於外，是所以貴真也。」美的感動何嘗不是如此；直接則是真實的衝動與趨力，但並不是正面衝突，而是一往情深的執著，不是拐彎抹角，儘管是「最苦夢魂，今宵不伊行」，或是「伴今生，對花對酒，為伊落淚」，但是他願意他甘心，何干心中苦與樂。美的感動在生活，也在人生，當花開花落、春去秋來時，那遙遠的蒼穹又是如何！

